
 

 

「尹雪艷」在文本中的含義 

 

摘要 

 本文試著去解答「尹雪艷本質上為何？」此問題。。本文首先試著分析為何

「尹雪艷」能作為符號上的歧義，並探討其歧異的不同，最後總結歧異不同的來

源。當中將探討從不同群人對於「尹雪艷」的不同理解，分析不同理解與其族群

關係，最後則是試著綜合分析其歧異成因，並解決「尹雪艷本質上為何？」此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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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文想分析「尹雪艷」對從上海撤退來台的流亡者而言，是否是失根情懷的

具體投射，抑或是對流亡者而言，「尹雪艷」本身是「懷念」的符號？企圖藉由

分析「尹雪艷」，進而瞭解此一符號如何在〈永遠的尹雪艷〉一文中，透過不同

時期、不同地區的人們，呈現不同的面貌與敘事；更了解作者是否藉「尹雪艷」

映襯下的芸芸眾生，表達對於人生不同面向的關懷。 

本文首先將說明「尹雪艷」此一符號的不同面向，藉以釐清「尹雪艷」所具

有的多重意義。再者，藉由連結這群人所具有的特質與他們分別面對的「尹雪艷」，

綜合理解為何這些人對「尹雪艷」有這樣的想法，使得這些想法都有完整的脈絡

可以理解。並循作者的觀點，分析文章整體架構的分析，了解作者與其筆下人物，

試著藉此方式理解更進一步理解作品。 

羅蘭‧巴特曾言：「作者已死」表明文章的解讀所得結論，經常包含著分析

者所持有的立場、所經歷的過程。本文將以文章本身，探討「尹雪艷」此符號的

歧義來源及其歧義結果之關係，分析其是否有統一意涵。 

 

二、 「尹雪艷」在文本中的不同面向 

此段將討論「尹雪艷」作為符號，由不同人們所指涉的不同面向。並將其分

類成「上海灘的人」、「在尹公館的流亡者」、「在台北的人們」、「作者」，說明各

自對於「尹雪艷」的歧義。在此，本文將側重於分析文章中的說法，並根據這些

描述，作為下一段符號分析的基礎。 

（一） 上海灘的人們眼中的「尹雪艷」 

在上海灘的人們，可分為兩群，第一群是在百樂門舞廳的人們；第二群為上

流社會的人們。然而，第一群當中仍是有差異： 

 

有些荷包不足的舞客，攀不上叫尹雪艷的檯子，但是他們卻去百樂門坐坐，  

觀觀尹雪艷的風采，聽她講幾句吳儂軟語，心裡也是舒服的。1 

 

對這些人而言，他們是想要看看尹雪艷的樣子，且期待在尹雪艷身上找到一

點繁華的影子。這群人來百樂門不為別的，就為了尹雪艷，可以看出尹雪艷的地

位與百樂門的招牌畫上等號。而來到百樂門的人，都期待能一窺花花世界的樣貌，

做為紓解壓力的方式，而尹雪艷正符合他們對於這種慾望的投射。換言之，他們

在尹雪艷身上找到了這些特質，尹雪艷未必知情，也無須知情；另一些人則展開

熱烈的追求行動，「天天開著嶄新的開德拉克，在百樂門門口候著尹雪艷轉完檯

                                                       
1白先勇著，《台北人》（台北：爾雅，1983 年初版，2015 年四十六印）頁 54 



 

 

子，兩人一同上國際飯店二十四樓的屋頂花園去共進華美的宵夜」2，甚至有人

「休掉了前妻，拋棄了三個兒女，答應了尹雪艷十條條件」3，對這群人來說，

尹雪艷是財富、權力的象徵，誰擁有最多錢、掌控最多權力，便能掌控尹雪艷，

打敗其他的追求者。 

對第二群而言，尹雪艷的形象如同以下所言 

 

每當盛宴華艷，無論在場的貴人名媛，穿著紫貂，圍著火狸，當尹雪艷披

著他那件翻領束腰的銀狐大袍，像一陣三月的微風，輕盈盈的閃進來時，

全場的人都好像給這陣風薰中了一般，總是情不自禁的向她迎過來。尹雪

艷在人堆子裏，像個冰雪畫成的精靈，冷豔逼人，踏著風一般的步子，看

得那些紳士以及仕女們的眼睛都一起冒出火來。4 

 

對上流社會的人來說，尹雪艷的存在就是全場的焦點。從描寫在場的人與尹

雪艷的衣著以及行動，能發現尹雪艷與其他人不同，在場的人皆身穿大紅大紫的

顏色，且不論男女，看著尹雪艷都冒出火來，然而尹雪艷卻身穿銀狐大袍，行動

如風一般輕盈、如冰精靈一般冷艷逼人。以上都說明了尹雪艷本身特質與個人魅

力與其他人不同，使得她成為眾人的焦點。 

而總結來說，對上海灘的人們，尹雪艷是一個華麗的存在，因其本身的氣質

與眾不同，成為眾人唯一注視的人物。這樣的受矚目，即是每個人期待在華美世

界所得到的寵愛，而尹雪艷成功地獲取這些關注的眼人，使得她的存在成為華美

世界的代名詞，讓人不論在百樂門或是在霞飛路上一幢幢侯門官府中，都讓人感

受到那紙醉金迷的世界。 

 

（二） 在尹公館的流亡者眼中的「尹雪艷」 

與上述上海灘截然不同的場景，對這些在大陸來台的流亡者來說，尹公館確

實是個好地方，從「幾張老式大靠背的沙發，塞滿了黑絲面子鴛鴦戲水的香秀靠

枕，人一坐下去就陷進了一半，已在柔館的絲枕上，十分舒適。」5以及「冬天

有暖爐，夏天有冷氣，坐在尹公館裏，很容易忘記外面台北的陰寒及溽暑。」6可

以看出，尹公館對流亡者儼然是一個桃花源。流亡的顛沛流離，外面的世界變化

萬千，尹公館卻是永遠不變、永遠能讓他們想起過往的美好年代，正如同他們期

待在尹雪艷身上所找尋的特質。而「好像尹雪艷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恆的象徵，

京滬繁華的佐證一般。」7這種對比，不訴諸空間上的變遷，說明了這群人心中

                                                       
2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5 
3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5‐56 
4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6 
5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7 
6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7 
7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8 



 

 

「尹雪艷」最根本、最直接的價值，在於其在這群人心中的「永恆」意義 

「阿媛，看看乾爹的頭髮都白光囉！儂還像隻萬年青一式，愈來愈年輕！」
8對他們來說，「尹雪艷」的風華長存，不因時間而流逝，反觀自身，卻明白了解

時間確確實實地作用在自己身上，然而「尹雪艷」猶如常青樹一般，反襯出「尹

雪艷」的永恆性。 

 

由尹雪艷領隊，逛西門町、看紹興戲、坐在三六九裏吃桂花湯圓，往往把

十幾年來不如意的事而一古腦兒拋掉，好像尹雪艷周身都透著上海大千世

界榮華的麝香一般，薰得這起往事滄桑的中年婦人都進入半醉的狀態9 

 

而對流亡者而言來說，他們跟在「尹雪艷」身邊，就能再重溫當年美好的歲

月，那些沉浸在華美世界的歲月。流亡到台北之後，過往的生活習慣因環境的差

異，而已經消逝得無影無蹤，過往熟悉的榮華富貴也不復存在，但只要跟隨尹雪

艷熟門熟路地帶領，就能暫時重溫他們過往的風華，藉由看熟悉的戲、吃著熟悉

的飯、做著當年所熟悉的事情，彷彿過眼雲煙又回到眼前。 

 

（三） 在台北人們眼中的「尹雪艷」 

對於一群想要在充滿希望的台北，獲得一絲機會的人們來說，尹公館是首選，

出入的人士縱然有些已經不再被重用，其身分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能認識這些

人，代表著在人脈上的拓展，也代表著在事業、權力、財力上的拓展。然而，尹

公館「最吸引人的，還是尹雪艷本身。尹雪艷是一個最稱職的主人。每一位客人，

不分尊卑老幼，他都招呼得妥妥貼貼。」10看得出「尹雪艷」的交際手腕高超，

對人的態度合宜有禮，呼應了在上海百樂門時，「不多言、不多語，緊要的場合

插上幾句蘇州腔的上海話，有中聽、有熨貼」11應對到位的形象。對於在台北想

獲取權力的人來說，過往掌權的人尚未完全退位，而藉由這樣的方式來多認識有

權力的人士，讓自己的道路更為順遂。 

而徐壯圖作為一個新興的商業鉅子，在台北市的工業化中順勢而起，正如同

大多數人一樣，是時勢所造出的英雄，讓人能一窺台北萬千機會的年代。藉由徐

壯圖與「尹雪艷」的互動，看到「尹雪艷」吸引人的地方。 

在席上，尹雪艷坐在徐壯圖旁邊一逕殷勤地向他勸酒讓菜，然後歪向他低  

聲說道：「徐先生，這倒是我們大司傅的拿手，你嚐嚐，比外面館子做得

如何？」用完席後，尹雪艷親自盛上一碗冰凍杏仁豆腐捧給徐壯圖，上面

卻放著兩顆鮮紅的櫻桃。用完席成上牌局的時候，尹雪艷經常走到徐壯圖

背後看他打牌。徐壯圖牌張不熟，時常發錯張子。才是八圈，徐壯圖已經

                                                       
8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8 
9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9 
10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61‐62 
11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4 



 

 

輸掉一半籌碼。有一輪，徐壯圖正當發出一張梅花五筒的時候，突然尹雪

艷從後面欠過身伸出他那細巧的手把徐壯圖的手背按住說道：「徐先生，

這張牌是打不得的。」12 

 

吃飯時的夾菜與咬耳朵，這樣親密肢體與言語互動，是很難發生在兩個剛見

面的人身上的，除非是其中一方對於習慣藉這樣的動作來拉近距離。而在文中能

發現幾乎都是尹雪艷主動作出動作，以示友好；而在牌桌上，平常不介入牌局的

尹雪艷也主動欠過身、伸出手來協助徐壯圖。最後，徐壯圖也的確對於尹雪艷留

下了好印象，相約之後再研究「麻將經」。 

然而，對這些人的家人而言，他們似乎不那麼在意事業，反而更在意身體與

家庭，對於人有一定程度的相信，如同一般人一樣，而這正是徐壯圖的太太的最

佳寫照。而對徐壯圖的太太而言，尹雪艷並不具有好形象，甚至是「妖孽」的代

名詞。「徐壯圖太太坐在家中的藤椅上，呆望著大門，兩色一天天消瘦，眼睛凹

成了兩個深坑。」13此句作為時空轉換的第一句，讓人思考徐壯圖太太為何身形

上有如此的變化，當她的乾媽問起原因時， 

 

徐太太滿著淚斷斷續續地述說到，「……誰知道打上月起，我們徐先生竟

好像變了一個人似的。經常兩晚三晚不回家。我問一聲，她就摔碗砸筷，

脾氣暴的了不得。前天連兩個孩子都挨了一頓狠打。有人傳話給我聽說是

我們徐先生外面有了人，而且人家還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親媽，我這個

本本分分的人那裡經過這些事情？人還撐得住不走樣？ 」14 

 

 能解讀出，是徐壯圖的改變導致家庭、夫妻失和。而徐壯圖的改變，是來自

於認識「尹雪艷」，使得原本年輕有為、前途光明、努力拚事業的新興實業鉅子，

變成了徹夜未歸、脾氣暴躁、是家庭為芥土的人。在徐壯圖太太與她乾媽眼中，

「尹雪艷」儼然就是破壞家庭關係的主因，是狐狸精的代名詞。 

 

（四） 作者眼中的「尹雪艷」 

作者在一開始即言「尹雪艷總也不老」15樹立「尹雪艷」獨立於時間而存在

的形象；「尹雪艷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艷有她自己的拍子。絕不因外界的遷異，

影響到他的均衡」16，樹立「尹雪艷」獨立於空間而存在的形象。描寫身形時，

總不離「銀白」、「雪白」等詞彙，與平常人的大紅大紫有所差異，塑造出一種脫

俗的形象。描寫動作時，會穿插「風」、「輕盈」此等譬喻，顯示出其存在似乎是

                                                       
12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66 
13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66 
14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68 
15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3 
16白先勇著，《台北人》頁 54 



 

 

沒有實感，不是確實的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是超然於世界的存在。而描寫氣質時，

會提及「女祭司」、「觀世音」等詞彙，表現出猶如神性的氣息。 

 

三、 「尹雪艷」符號意義分析 

本段將探討不同的人們為何會對「尹雪艷」產生各自的解讀。分析不同的人

們其背後的所隱含的價值觀、理念，以及他們為甚麼會這樣看待尹雪艷？，讓我

們可以完整了解，在這樣的價值觀下，他們會對於尹雪艷產生什麼看法？ 

（一） 奢華、上等生活的代表 

對於上海灘的人們與在台北想一群鴻圖大展的人來說，他們的眼中只有現在

與未來，過去是不管的。不是因為他們能超脫過去，而專注於現在與未來，而是

他們從未擁有過去，那些過去就算再輝煌，都不是屬於他們的時代，而他們能把

握的，就只有現在與未來。而驅使他們努力追求的動力，就是對於「美好」的想

像。而這樣的「美好」，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是真實存在的，而是只存在於人的

心中。然而，我們卻能夠在他們面對「尹雪艷」時，發現這些「美好」的影子存

在，不論是花花世界的嚮往、權力及財力的追求、或是身為一個不同於環境的存

在。 

然而，這些卻真的是「美好」嗎？花花世界的嚮往、權力及財力就是美好的

保證？王貴生為了「尹雪艷」努力追求財富，最後因為官商勾結而被槍斃；洪處

長拋家棄子，捨棄了多少東西終於換得「尹雪艷」，最後也是落得一年丟官，兩

年破產的下場；徐壯圖變得脾氣暴躁，搞砸了家庭關係、職場關係，最後死於一

把扁鑽。難道對於美好的追求，都一定伴隨著失敗與不幸嗎？ 

思考這群人與「尹雪艷」的關係後，會發現對這群人，「尹雪艷」會出現這

樣的形象是無可厚非的。這群人沒有過去的包袱，他們只會在意也只能在意現在

與未來，看到「美好」的事物時，過往並沒有那樣的經驗，使得他們會認為那些

美好是屬於現在甚至是屬於未來，進而對現在或是未來懷抱一種「美好的想像」。

對這群人來說，「尹雪艷」正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他們對於未來美好的想像。 

 

（二） 對於過往美好生活的留戀 

對於一群失落的人──在尹公館的流亡者──來說，或許這樣的慰藉是需要

的。並不是每一個人在歷經了萬紫千華的世界之後，都能夠重建失去的自我價值，

過往的一切固然美好，但最令人落寞的是那些都成了往事，讓人真懷疑那一切到

底是否切實地存在，甚至會令人懷疑那是否都只是一場夢。但看著尹雪艷，過往

的那一切卻又都歷歷在目，是過往美好的證明。都能夠再找回自己所屬於那個美

好年代，而彷彿現在的世界都只是一場不切實際的夢。 

當這群人必須時時刻刻回顧那些榮華的大千世界時來維持自我價值時，慰藉



 

 

──尹雪艷──的存在就變得需要，而「尹雪艷」的永恆性由此而生。只要這群

人沒有面對現實的一天，他們就需要這樣的慰藉來維持自我的價值，讓自己能在

這世界上苟延殘喘下去。換言之，他們是依附在慰藉上生存的，而非現實，使得

自己與這慰藉幾乎是同一個存在。 

然而，對於一群失落的人來說，這樣的慰藉也應該是同一個嗎？慰藉也如同

美好一般，是基於個人的生活經驗而建構出來的，當每一群人都做為不同的個體

生活著時，個人的生命經驗應該不同於他人，但這群人卻共享著「尹雪艷」這個

符號，作為「美好的慰藉」。彷彿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都一樣，個體與個體不再

有差異，成為一個完整的群體，憑藉著「尹雪艷」而生存著。 

這群人與上海灘的人們、在台北想一群鴻圖大展的人有著決定性的不同，因

為這群人有過往的包袱。對他們來說，最輝煌的年代都是屬於過去，在上海的日

子永遠不比在台北的日子，不僅是因為他們的生命經驗所造成，也因為他們自身

就嚮往著過往的生活，而「尹雪艷」的存在即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對他們而言，

從過往到現在，「尹雪艷」都是永恆地存在，在過往是繁華的象徵，在現在更是

成為變遷後心靈上的重要慰藉，使得他們看「尹雪艷」，總帶著一份懷舊情懷。「尹

雪艷」的存在，就映照出他們對於過往美好的留戀。 

 

（三） 破壞平靜生活 

對於一群普羅大眾──以徐太太與她乾媽──而言「尹雪艷」就這樣無由來

地闖進她們的生活。以一種很不友善，甚是可以說是侵略性的方式介入他們的生

活，打亂了原有的生活步調，甚至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原本平靜的生活消逝得

無影無蹤。這讓他們開始手足無措，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不知道心靈上該如何面

對這樣的變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做出甚麼樣的回應，是該順應這個改變，

抑或是努力扭轉這個在她們眼中已經變質的生活。 

然而，這樣侵略性的事件都是來自外在事物的變化嗎？有沒有可能這樣巨大

的改變，是來自於普羅大眾自己本身。換言之，就是自己改變了，使得看身邊周

遭的人也有所不同，導致原本的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待人接物的方式有所不同。

彷如只要「尹雪艷」這樣的「妖孽」消失在這世界上，她們眼中的世界永遠都會

是平安的。 

對普羅大眾而言，當自己所熟悉的一切被破壞的時候，比起順應，會更希望

一切能回歸到過往的平和，讓世界回到原本印象中的生活經驗。然而，在面對這

樣的劇變，不論是來自於外在或內，她們能做的只有求助於宗教力量──離他們

最近的救援。期待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改變這一切，藉由測八字、唸經祈福以及許

重願來解決這個對她們而言過於龐大的問題。讓這一切能有所改變，讓原本所熟

悉的人事物回來，使生活回歸平靜。「尹雪艷」此時作為生活平靜的破壞者，而

普羅大眾唯有向宗教求援，才能獲得救贖。 

 



 

 

（四） 神秘性、宗教性的色彩 

「作者在描述「尹雪艷」時，幾乎離不開『白』字」17這是歐陽子對於作者

心中的「尹雪艷」的解讀，認為大量地使用風相關的詞彙、神秘性色彩的詞彙、

顏色，在暗示「尹雪艷」非人的特質，甚至是死神的特質。 

歐陽子曾依上述的描述而言，並加上許多其他的場地、物品、氛圍的描寫，

來說明作者眼中的「尹雪艷」是死神、幽靈18。然而，若是如此，又該如何解釋

人們怎麼會出現對於「尹雪艷」有如此多元的意義解讀，使「尹雪艷」與死神形

象大相逕庭？本文將於下段探討為何不同人對於「尹雪艷」有不同的解讀。 

四、 結論 

思考為甚麼這一群人會對於「尹雪艷」產生共同的印象，此一印象卻與另外

一群的印象截然不同，會發現這些印象，以及產生這些印象的人們，彼此間大相

逕庭。每一群人對於「尹雪艷」的印象不同，是明顯可知的，而且這也是為甚麼

「尹雪艷」是作為符號被每一群人解讀的主因。然而，卻剛好有這麼一群人，明

明各自的生命經驗應該都有所不同，然而產生的印象卻全然相同，這是令人該思

量的問題，但在考察全文之後，可以發現會有這樣的印象並非巧合。 

所有只關注於現在與未來的人不一定有對於美好的共同想像、所有失落的人

不會需要同樣的慰藉，與所有平靜生活的人不一定都是因為家庭被破壞是一樣的，

都是作者故意刻畫出的形象。說到底，這幾群人只存在於作者心中，是作者對於

世上所有人的想像、對於大眾的理解。作者將世上所有人分類，加上對於各自族

群的想像，設定了他們該面對的問題，以及他們會做出的反應，從中呈現出自己

的意念。 

藉由描述不同群體與尹雪艷的關係，轉達給我們作者自己的想法。除此之外，

作者在建構的「尹雪艷」的印象時，也隱含了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讓大家對「尹

雪艷」懷抱著什麼樣的印象、什麼樣的理解。因此，所有對於不同的人們怎麼理

解「尹雪艷」這個符號而成的印象，都不是屬於那一群人的理解，都不存在，而

是屬於作者的理解。作者藉由建構「尹雪艷」這個符號，上海灘的人們、在台北

的人們如何看待「尹雪艷」，來建構出一個屬於作者眼中的世界。 

當我們理解至此，那也能解釋為甚麼「尹雪艷」是被符號化的，每一群人都

有能共有屬於自己那一群所理解的形象，並且與其他群的理解有所不同。而這一

切都源自於作者刻意的安排，試圖將自己對於世界的理解與所知道的不同看法，

藉由不同群人對於「尹雪艷」的解讀，讓讀者理解作者心中的不同看法。換言之，

「尹雪艷」一方面像鏡子，反映出每一群人對於自己所在意之事的理解，每一群

人包含了裡面的每一群人以及作者本身。 

上海灘的人們與在台北想一群鴻圖大展的人來說，「尹雪艷」反映了他們懷

                                                       
17  歐陽子著，〈〈永遠的尹雪艷〉之語言與語調〉，《王謝堂前的燕子》，頁 45 
18 歐陽子著，《王謝堂前的燕子》，頁 40 



 

 

抱著希望；在台北的流亡者們來說，「尹雪艷」反映他們難以忘懷過往的美好；

對普羅大眾而言，「尹雪艷」是破壞平靜生活的代表；作者在描述「尹雪艷」時，

經常使用虛幻飄渺的詞彙，也常使用一些帶有宗教性、神話性的說法，象徵著作

者對於世界也是有超脫的態度，抱持著「一切皆空」的思想19。 

「尹雪艷」，其本質並不可知，然而最接近的說法應該是「尹雪艷」就如同

世界本身，反映著作者心中的每群人是如何看待它。不管是上海灘的人們、在尹

公館的流亡者們、在台北的人們、甚至是作者對於「尹雪艷」的描述，都是作者

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如何看待這個世界。 

「尹雪艷」的歧義形象，其實就是作者對於這個世界所懷抱的不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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